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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优先”：特朗普第二任期 
美台安全关系走向刍议

信  强  刁国轩 *

摘  要：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台海政策将秉持以当代“杰克逊现实主义”为内核的“美国
优先”原则，遵循外交服务于内政及“以实力求和平”的政策逻辑，利用台湾问题遏制中国。
美台军事安全勾连必会随着美推行“以台制华”战略而增强，且具有突出的交易性与议题联
动的特征。特朗普反复无常的决策风格、执政团队内的立场差异、国会亲台议员的干扰寻衅，
以及赖清德当局“倚美”与岛内民众“疑美”之争，则将影响美涉台决策的制定和执行，使
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美台军事安全关系更具波动性与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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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第 47 届总统大选结果表明，特朗普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完成对共和党从选民理念到政

治精英的“特朗普化”改造，以“让美国再次伟大” （MAGA）势力为核心的新政治联盟开始

占据主导地位。[1] 除此之外，本次选举后共和党在参众两院中均占据多数席位，再加上保守派

大法官占多数的最高法院，美国至少在短期内将进入一个共和党主导的保守派执政周期，特朗

普也将比第一任期拥有更大更广的的决策权力和决策空间。

特朗普推出的诸多新政令标志着美国在外交、移民、能源、气候、贸易等领域政策的重大

调整甚至转向。就两岸关系和对台政策而言，特朗普将以“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为指导

准则，一方面继续将中国视为“修正主义国家”和“主要竞争对手”，集中力量开展大国战略竞争，

并充分发挥台湾 “以台制华”的战略工具作用；另一方面会遵循“杰克逊现实主义”（Jacksonian 
Realism）理念，重新审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资源投入与收益成效，通过议题联动和双向交

易实现美国利益最大化。

一、“美国优先”理念之下的美国台海政策可能走向

2025 年 1 月 20 日，特朗普在重返白宫第一天，即发布《“美国优先”的优先事项》声明，

强调要以 “美国优先”作为新政府的外交战略基调。[2] 具体来说，特朗普将依循“杰克逊现实

主义”的理念原则，在处理两岸关系时以“美国优先”为依归，根据外交服务于内政的原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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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力求和平”（Peace Through Strength）的政策逻辑，在动态博弈中谋求“让美国再次伟大”。

（一）“杰克逊现实主义”理念的回归

特朗普支持者多是以中下层白人为主的中产阶级群体，其强势崛起代表了这一“沉默的大

多数”对新自由主义和后物质主义的愤怒和反叛。[3] 在这一背景下，特朗普新政府的政策理念

向“杰克逊现实主义”回归，展现出鲜明的民粹主义和右翼保守主义倾向。“杰克逊现实主义”

被视为“大部分本土美国人社会、文化和宗教价值观的表达”。传统“杰克逊主义者”不信任

联邦权力、福利制度和精英阶层，反对国际主义、对外援助并排斥外来种族，信奉自力更生的

个人主义，同时坚决捍卫宪法第二修正案所赋予自身的持枪和自卫权利。[4] 而当代“杰克逊主

义者”则对大企业持怀疑态度，憎恨建制派、军官阶层与政治精英，质疑国际组织和国际法，

抵制全球气候政策，对意识形态斗争漠不关心。[5] 特朗普的主张与此一脉相承，包括反全球化、

反干涉、反自由贸易、反移民、反建制派、反政治正确。在对外政策上则认为外国政府的商品

倾销、贸易壁垒、知识产权窃取，以及美国代价高昂的全球安全保护极大损害了自身的经济和

安全利益，亟需进行必要的战略收缩与“减负”。在此基础上，特朗普必将奉行更为强势的单

边主义，着眼于美国的自身利益评估来应对世界事务，[6] 包括在对华及涉台政策等议题上避免

过度扩张、过度承诺、盲目干涉、超额支出，确保在谈判要价和现实博弈中谋求美国国家利益

的最大化。

特朗普的战略收缩与保守主义并不意味着美国将退回传统孤立主义，而是要力求从现有的

国际负担和地缘冲突消耗中抽身，以便集中力量对抗中国，并要求盟友承担更多责任、发挥更

大作用。为此，特朗普曾多次辩称“美国优先不是美国唯一”（America Alone），并高度赞扬

杰克逊的外交策略，即“在被迫采取行动时要专注和有力，但要警惕过度扩张”。[7] 同时，“杰

克逊现实主义者”对强势的领导人怀有“忠诚的信仰”，并认为“在美国受到攻击时，任何防

御措施都是正当的”。[8] 随着中国日益被塑造为美国最主要甚至唯一威胁，特朗普的战略目标

将更加聚焦于中国，其战略手段也将有可能更加极端化和无所顾忌，甚至以突破底线、极限施

压的方式操纵台湾问题，以便对中国施压要价。

（二）“美国优先”原则下外交服务于内政的决策准则

在“杰克逊现实主义”的指引下，特朗普所追求的“美国优先”不接受政治精英对于国家

利益的建构，而是强调回应以“MAGA”选民为主体的共和党基本盘的利益诉求，并突出“内

政优先”。[9] 根据盖洛普的选前民调，共和党支持者认为 2024 年总统大选中最重要的五个议题

依次为经济（66%）、移民（63%）、恐怖主义和国家安全（60%）、犯罪（52%）和税收（46%）；

在全部受访者中，认为外交政策议题“极度重要”的比例也仅排在第 14 位（31%）。[10] 此外，

特朗普认为其最大的敌人来自美国内部的“深层政府” （Deep State），即一个包括军工复合体、

官僚体系、情报机构、大企业和金融财阀等在内的隐秘性权力运作网络。如同其在《时代周刊》

采访中所述，“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国家的内部敌人比中国、俄罗斯和其他各种外部敌人更危

险”。[11] 从《2024 年共和党党纲》《“美国优先”的优先事项》以及特朗普上任后签署的一系列

行政命令中也可以看出，其绝大部分首要关注议题都旨在解决美国内政的痼疾。

基于“美国优先”及“内政优先”，特朗普新政府将坚持“安内”高于“攘外”的基本原则，

主张外交本质上是内政的延续、应服务于内政、须符合“美国优先”的要求，反对美国因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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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扩张而虚耗国力。这意味着外交不是特朗普首要关注。就台湾问题和海峡两岸关系而言，

较之于以“价值理性”为主的拜登政府，特朗普对台湾战略性质的认知转向以“工具理性”为

主，亦即“美国能从保护台湾中得到什么？”[12] 另一方面，美国将更加重视让对台政策服务

于其内政需要，包括突出台湾半导体产业迁美、军费开支调整、促进制造业回流等经济利益因

素，同时减轻美国的防卫承诺和责任，迫使民进党当局承担更多经济压力与安全责任，从而不

仅能降低美国政策成本，还可以通过“收割台湾”获得显著收益。

（三）“以实力求和平”的政策逻辑

在军事与安全领域，特朗普主张“以实力求和平”，而非滥用武力干涉。一方面，他主张

制止地缘政治冲突消耗美国国力，同时避免陷入新战争。近年来美国深度卷入俄乌冲突，被认

为是导致美国通胀高居不下的重要原因 ；而对乌克兰的巨额援助只是两党建制派政客牟取私利

的工具，这引起了特朗普基本盘，即中下层白人选民的强烈不满。另一方面，特朗普认为和平

与安全须建立在美国拥有“压倒性实力”的基础上，以坚实的军事威慑力令对手不敢“利用美

国人对和平的偏好”威胁挑衅。基于上述理念，特朗普多次标榜自己为“和平总统”，在胜选

演讲中宣称“不会发动战争，而是要停止战争”，同时也频频以“重振军力”“和平威慑”的方

式施压对手，力求在不引发冲突的前提下维持和强化美国的领导地位。[13]

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的目标在于以“实力”而非“武力”维持台海和平现状，不愿因台海

局势升级而被迫卷入一场与中国的直接冲突中，故其会以防止台海失控作为政策底线。特朗普

深知，中国大陆在军事层面对台湾方面拥有绝对优势，而美国在可能爆发的台海冲突中实际作

用有限，或是囿于作战成本过高而举步维艰，为此他曾坦言，“台湾离中国大陆好像只有两英尺”，

“距离我们却有 8000 英里远，如果他们入侵，我们什么也做不了”。[14] 与此同时，特朗普也将

继续鼓吹“从实力地位出发”增强对华威慑，并通过扩大对台军售、派遣舰机穿越台湾海峡、

增强美军前沿存在等方式，迫使中国大陆“不敢”对台动武，以此维持台海地区的紧张态势，

阻挠两岸实现统一。

二、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台安全政策的可能走向

特朗普新政府的台海政策可能呈现极限施压与战略克制并存的特点，台湾问题在中美战略

博弈之中的不确定性与危险性将更加突出，美台军事与安全关系也将在美国“以台制华”以及

台湾当局“倚美谋独”的推动下进一步增强，同时也会受特朗普独特的执政和决策风格的影响，

更加凸显交易性与议题联动的特性。

（一）推行“以台制华”战略，加强“武装台湾”力度

美国历届政府始终将台湾问题嵌入美国对华整体战略布局之中，并视中美关系范式变化的

态势来予以操弄。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中美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美国对华战略打压和围堵

在各个议题领域逐步展开，两国关系步入“战略竞争—对抗范式”。拜登执政期间，美国以中

国为主要对手和威胁，以长期、系统竞争为主要基调的对华竞争战略已基本成型。[15] 在此基

础上，预计特朗普新政府将总体接续和“扬弃”拜登政府的对华议程，并采取更具其个人风格

的极端政策行动。易言之，美国的对华竞争战略将经历“特朗普启动、拜登调整、特朗普再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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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动态演进过程，对华竞争路线也将得到系统化定型并长期延续。 
基于此，特朗普新政府必将继续深化“以台制华”策略，在军事安全关系上进一步“武装

台湾”，发挥其遏制中国的工具性价值。一是发挥台湾战略价值。特朗普将继续引导台当局融

入美“印太战略”，发挥其“关键支点”作用，以此迫使中国在其他问题上对美让步。二是加

大对台军售力度。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公然推动对台军售模式向“常态化”“便捷化”转变，共

对台军售 11 次，累计金额高达 183.3 亿美元，远超奥巴马执政八年 140 亿美元和拜登任内 80
亿美元的水平。美还积极帮助台湾当局发展“ 不对称战力”、强化美台防务供应链融合与情报

合作，使得双方军事安全关系取得全方位、多层次的显著升级。[16] 这一政策路径将大概率在“特

朗普 2.0”时代得到延续和升级。三是丰富对台售武类型。特朗普可能会在提供“小而精”武器，

帮助台湾当局构建“不对称战力”的同时，对台出售更多传统的大中型作战平台，大幅增加进

攻性武器的比重，以便美国军工产业从中获得更多利益。[17] 四是推动对台售武交付进度。针

对美国对台军售价值 219.5 亿美元的武器积压未能及时交付的问题，总统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华
尔兹（Mike Waltz）已表态，“需要作出努力让他们（台当局）得到已经支付的积压武器，以

此发挥威慑作用”，暗示新政府将加快武器转让步伐。[18]

（二）秉持交易思维，迫使台当局增军费“买安保”

尽管未来四年内美国将持续加强对台军事安全勾连，但对于特朗普而言，任何行动都是要

“明码标价”的，必须从台湾当局获得相应的回报。根据“以实力求和平”的政策，特朗普将

在避免爆发冲突的政策前提下不断渲染“中国威胁论”，保持台海适度紧张。这一方面有利于

其要求台当局增加军费，增强自我防卫能力，承担更多的安全责任 ；另一方面有利于迫使台当

局提高对美国的安全依赖，进而从台湾榨取更多的“保护费”，以此服务于其以台湾为棋子与

中国对抗的总体战略布局，谋求美国利益最大化。特朗普曾在选前接受彭博社采访时公开表示，

“台湾应该为我们支付防务费用，我们和保险公司没什么区别，台湾什么也没有给我们”，明确

表达出在对台政策上的交易性和“图利”的商人思维。[19]

时至今日，与多次表示将“保卫台湾”的拜登相比，特朗普本人始终避免对是否会“协防台湾”

做出明确表态或承诺。在当选后接受采访时，面对记者的一再追问，他表示“永远不会说明”

新政府在可能发生的台海冲突中对台湾的防务立场，因为不想“透露自己的底牌”。[20] 被称为

“反华急先锋”的新任国务卿马尔科 · 鲁比奥（Marco Rubio）也在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的首次

通话中强调美方“不支持台湾独立”，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并未逾越美国传统的“一个

中国” 政策框架。[21] 而对于台湾当局，美方则一再要求其增加军费开支，强化其“备战”意识

和“自我防卫能力”，并承担更多的安全责任。例如国防部副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Elbridge A. 
Colby）便公开要求台当局军费开支占 GDP 比例应该增加至 5%，而特朗普本人的“要价”则

更是高达 10%，一度引发岛内社会的恐慌情绪。尽管台当局 2025 年度防务预算占 GDP 比例

已增至 2.45%，为 20 年来新高，但显然仍无法满足特朗普政府的要求，未来美方肯定会围绕

这一问题继续对台施压。[22] 总体而言，特朗普新政府将会贯彻“交易式孤立主义”（Transactional 
Isolationism），更加注重美台安全合作的经济效益，并借此从台湾榨取丰厚的利润回报。[23]

（三） 通过议题联动策略，以安保合作收割经贸科技利益

作为美台关系众多议题中的关键一环，特朗普将会充分利用台当局的“不安全感”与对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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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依赖，以之为筹码迫使后者在半导体、经贸等其他议题做出重大让步。例如特朗普已多次

明确将“安全保护”与“芯片窃取”问题进行联结。在特朗普看来，台半导体产业对美国乃至

全球经济具有关键战略价值，“保护芯片”是“保护台湾”的关键价值所在。但在美国耗费大

量资源提供安全保护的背景下，台当局不仅“没有为美国的防卫付钱”，还通过“窃取了美国

95% 的芯片产业”获得了在高端芯片产业链的垄断地位，导致美国处于劣势地位。因此特朗

普上任后即不断以美台安全关系为筹码，以及加征“20%、50% 甚至 100%”关税为威胁，要

求台积电等芯片龙头厂商加速在美投产或扩大投资，将最先进的制程产能搬迁至美国本土，在

美国建立研发中心，同时对向中国大陆出货的台湾地区厂商施加更严厉的制裁和出口管制，迫

使其明确“选边站队”。[24] 与此同时，威胁对芯片产业加征关税与施加制裁也被特朗普用作迫

使台当局提升防务开支的施压手段。诚如美国贸易代表署官员布莱恩·佩克（Brian Peck）所述，

特朗普正在“以芯片的关税问题作为杠杆，推动台当局增加防务开支或做出其他让步，正如我

们在与墨西哥和加拿大的交易中所见一样”。[25]

此外，特朗普也可能会以加强美台“防务合作”和提供“安全保护”为筹码，在一系列其

他问题上对台重新“要价”，通过“议题联动”的方式迫使台当局对美做出更多利益让渡，以

配合其“美国优先”战略。例如在贸易关系上，台湾对美贸易顺差已连续六年攀升，2024 年

已达到 739 亿美元，高度关注所谓“贸易不平衡”问题的特朗普自然不会听之任之。[26] 未来

特朗普政府很可能会通过操控安全议题，包括威胁延缓对台军售或降级美台安全合作等，施压

台当局扩大对美直接投资，并增加美国农产品、能源等商品的进口，以大幅减少对美贸易顺差，

进而博取美国的军事和安全支持。

三、美台军事安全关系发展的影响因素

综上所述，特朗普新政府将以“美国优先”为理念指引，持续深化美台军事与安全关系，

并在这一过程中采取交易思维与议题联动策略以实现美国利益的最大化。与此同时，美台军事

安全合作也可能呈现出更剧烈的波动性和更显著的不确定性，这与特朗普本人的决策风格、执

政团队的立场差异、国会两院议员的挺台举措、台湾当局的配合力度等多重因素影响有关。

（一）特朗普刚愎自用、反复无常的决策风格

特朗普为人刚愎自用，其决策与行事风格更是反复无常，较少受到建制派价值观、意识形

态光谱和常规官僚体系决策程序的束缚，往往以剑走偏锋、哗众取宠的方式来进行极具攻击性

的政策冒险。在第一任期内，特朗普政府便曾在台湾问题上多有出格挑衅之举，包括以总统当

选人的身份与蔡英文通话并称呼后者为“总统”；公然宣称一个中国原则“可以谈判”；派遣卫

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及副国务卿窜台 ；在“美国印太地区战略框架”中将台湾称为“国家”。

在特朗普的纵容下，时任国务卿迈克 · 蓬佩奥（Mike Pompeo）公开妄称“台湾一直不是中国

的一部分”，并宣布“取消美台官员接触的所有限制”，对一个中国原则构成严峻挑战。

在重新上台后的短短一个月里，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便充分表现出其肆意妄为、反复无常的

特性，包括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提出购买格陵兰岛和控制巴拿马运河 ；宣布对加拿大、墨西哥

进口商品加征 25% 关税又于 2 天后宣布推迟，以及绕过乌克兰和欧洲直接与俄罗斯开启谈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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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显示出其“觉得自己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毫无争议”，自恃“不受约束的权力”而为所欲为的

倾向。[27] 尤有甚者，他推崇外交政策上的“狂人理论”（Madman Theory），认为一个不可预测

和不理性的领导人会在国际谈判中占据优势，为此曾声称“不必使用军事力量来阻止对台封锁”，

理由则是因为中国领导人“尊重我，他知道我疯了”。[28] 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对台政策也

必将表现出更多不确定性和随意性，既有可能因不愿被卷入台海冲突，或在经济利益未得到台

当局满足的情况下减少对台安全投入，也有可能在中美博弈态势对其不利时放任团队成员悍然

发起挑衅，以“边打边谈”的方式对华极限施压。

（二）特朗普政府决策团队的立场差异

尽管特朗普新政府的国安与外交决策团队充斥着战略鹰派和意识形态鹰派，未来势必会加

大对华施压与对抗力度，但就对台认知而言，其核心成员之间仍存在着一定的分歧，其互动与

博弈结果也将影响新政府对台政策的具体内容、优先级排序和行动力度。例如以国务卿鲁比奥、

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华尔兹、国防部长皮特 · 赫格塞思（Pete Hegseth）、国防部副部长科尔

比等为代表的“战略鹰派”将台湾视为美国的“战略资产”，认为保持两岸之间的“永久分裂”，

阻止中国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因而在加强美台安全关系问题上更加强硬，

致力于提升对华综合威慑水平，打赢中美“新冷战”。[29] 其中鲁比奥在担任参议员期间便曾提

出多项挺台法案，并曾于 2020 年赖清德以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身份窜美时与其会面。在 2024 年

7 月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鲁比奥还声称“不担心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并将尽一切努力阻止

中国入侵”。[30] 同属对华强硬派的华尔兹曾是众议院“中国工作组”（China Task Force）成员，

期间曾策动发起包括“台湾防卫法”（Taiwan Defense Act）在内的大量“反华亲台”法案，积

极鼓吹美国应尽快交付售台武器以“武装台湾”，还曾在 2022 年 10 月伙同其他 3 名众议员窜

台并与蔡英文见面，为台湾当局撑腰打气。

但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新政府内在涉台问题上也存在着不同的政策态度。这一方面体现

为特朗普本人的“交易政策”与国安团队“遏制政策”的区别。[31] 如前所述，特朗普主张外

交服务于内政、“以实力求和平”的执政原则，奉行“美国优先”理念下的交易逻辑，对他而言，

台湾问题本质上是中美战略竞争中的交易筹码，强化美台关系的目的是榨取经济利益和“以台

制华”，而非“为台独而战”，从而与战略鹰派成员坚决反对“两岸统一”并明确强调“挺台抗陆”

存在一定差异。另一方面，以副总统万斯、总统高级顾问马斯克（Elon Musk）等为代表的“MAGA
派”成员更加注重美台关系中的经济利益，包括制造业回流、贸易赤字缩减、供应链本土化等

经济议题，在国安与外交议题上批评过度扩张和冒险主义，反对将美国陷入海外军事冲突之中。

例如万斯虽然也多次宣称美国应该将更多战略资源聚焦中国大陆，但更关注美台之间芯片制造

业的不平等关系，同时避免对台当局作出明确的军事承诺。[32] 作为特朗普竞选的最大“金主”，

马斯克甚至曾建议“把台湾设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并直言不讳地指出，作为中国“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台湾之于中国“就像美国的夏威夷州”。[33]

（三）国会反华议员的“挺台”挑衅

随着近年来中美战略竞争的不断升级，一向以“亲台”著称的美国国会频频利用立法权

力干涉台湾问题，导致涉台立法提案数量急剧攀升，包括“2018 亚洲再保证倡议法”（Asia 
Reassurance Initiative Act of 2018）、“2019 台 北 法 ”（Taiwan Allies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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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hancement Initiative Act of 2019）、“2020 台湾保证法”（Taiwan Assurance Act of 2020）等，

尤其是在年度《国防授权法》中都会夹带大量要求增强美台军事防务合作的条款。目前第 119
届国会已经正式运作，有大量亲台的对华鹰派议员获得连任并担任重要领导职位，例如将中国

视为“头号威胁”的众议院议长迈克 · 约翰逊（Mike Johnson），曾在赖清德当选台湾地区领导

人后发文表达美国对台“安全与民主的承诺”，并在赖清德“过境”夏威夷时与其通话交谈。[34] 

又如曾两度率跨党派议员窜台的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迈克尔 · 麦考尔（Michael McCaul），
在与赖清德会面时公开表示将向台湾持续提供“防御性武器”，并维持其“抵抗诉诸武力或胁

迫的能力”。[35] 此外，包括佛罗里达州众议员马里奥 · 迪亚斯 - 巴拉特（Mario Díaz-Balart）在

内的众议院“国会台湾连线”（Congressional Taiwan Caucus）四位跨党派共同主席均获得连任，

而且素以“反华”为己任、曾发布所谓“台湾十条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政策建议”的众议院

“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也已获准继续运作，其主席约翰 · 穆莱纳尔（John Moolenaar）则

再次连任。[36] 在参议院层面，新任多数党（共和党）领袖的南达科他州参议员约翰·图恩（John 
Thune）以及连任少数党（民主党）领袖的查尔斯 · 舒默（Charles Schumer）均曾多次提案对

抗所谓“中国威胁”，并对民进党当局予以声援。此外，新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吉姆 · 里
施（Jim Risch）、新任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 · 威克（Roger Wicker）等重要参议员多年来

也频频鼓吹要“对抗中国的经济胁迫”，敦促美国与台当局“更紧密地结盟”。[37]

随着新一届的国会开议，往届国会未审议通过的大量涉台军事安全法案很有可能会陆续卷

土重来，包括此前提出的旨在“加强美国与欧洲国家的合作以改善台湾安全”的“BOLSTER
法案”（BOLSTER Act）；旨在加强美台“防务合作”的“台湾 PLUS 法案”（Taiwan PLUS 
Act）；以及要求“以经济手段阻挠统一”并建立“台湾战争储备库存计划”的“2024 年战略法案”

（STRATEGIC Act of 2024）等。[38] 在亲台议员的推动下，未来美国会参众两院必将通过立法提案、

议员窜访、舆论声援等方式，持续推动特朗普政府加强对台湾当局的军事支持，导致美台军事

安全关系持续升级。

（四）赖清德当局“倚美”和岛内民众“疑美”的博弈

近年来，民进党当局大力强化台美“实质关系”，妄图“抗中保台”“倚美谋独”。自称“务

实台独工作者”的赖清德上台后即抛出“新两国论”表述，鼓噪要在深化经贸联系、推动安全

合作、深化全球伙伴关系等层面加强台美关系，促进双方“‘坚如磐石’伙伴关系更上一层楼”。[39] 

在特朗普胜选后，对其一系列“交易台湾”言论焦虑不安的赖清德当局随即建立“专案小组”，

整合多部门力量加大对特朗普团队的游说公关，包括承诺愿意扩大进口、协助半导体产业向美

转移等。[40] 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甚至喊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不能没有台湾”的口号，向

特朗普示好。[41] 军事安全方面，台当局紧急筹划 150 亿美元的对美军购清单，包括求购多架 F-35
战机和一艘宙斯盾驱逐舰。[42] 2 月 14 日，在特朗普再次威胁要对台湾地区半导体征收高关税

之后仅数小时，赖清德公开宣称将以增加“特别预算”的方式，把年度防务预算提高至台湾

GDP 的 3%，谋求通过积极迎合“保护费”要求、大规模武器采购讨好特朗普政府。[43] 未来四年，

民进党当局势必会继续通过对美利益让渡，极力加强对美安全依赖与美台军事勾连，换取美国

“安全保护”。

但与此同时，“疑美论”在岛内持续发酵，也意味着民进党当局不惜牺牲台湾的利益以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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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特朗普政府欢心的举措并不会畅行无阻。一方面，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岛内民众对美国所

谓“协防台湾”的信心不断下降，对特朗普上台后可能“卖台”“弃台”的疑虑也与日俱增。

“台湾民意基金会”在美国大选结束后发布的民调显示，岛内民众有 44.2% 不乐见特朗普胜选， 
57.2% 不相信美国会“协防”台湾，51.4% 不同意向美国缴纳“保护费”，[44] 这一结果表明赖

清德当局对美的过度安全依赖未得到民众普遍认同和支持。另一方面，2024 年台湾地区选举

后形成“朝小野大”政治格局，在野的国民党、民众党亦将掣肘民进党的政策制定。国民党虽

然主张“深化台美关系应以务实且稳健的方式进行”，但也始终反对民进党当局“抗中保台”

的挑衅举措，希望通过两岸交流合作来“确保台海和平与稳定”。[45] 日前，台当局“2025 年度

总预算案”于立法机构三读通过，包括潜艇项目、无人机项目在内的防务预算遭大幅删减，或

将引起特朗普政府不满。未来赖清德当局以对美军购为手段提升美台安全关系的做法将持续面

临阻力和争议。[46]

结   语

特朗普重返白宫并对国会两院和最高法院拥有强大影响力， 已然开启“特朗普 2.0”时代。

在台湾问题上，预计特朗普将以“美国优先”理念为指导，体现出强烈的向“杰克逊现实主义”

回归的民粹保守主义倾向，并坚持外交服务于内政、“以实力求和平”的准则，在持续强化“以

台制华”战略的政策路径下，积极提升美台军事勾连和安全合作的力度，借以在“收割”台湾

的同时，阻挠两岸统一、遏制中国发展。美国的挑衅举措必将加剧台海紧张局势和中美关系恶

化，对台海和平稳定会造成严重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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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ication of “America First” for the Outlook of U.S.-Taiwan Security 
Relations in Trump’s Second Term

Xin Qiang & Diao Guoxuan

Abstract: Driven by the vision of “America First”, Trump’s Taiwan Strait policy during his second term 
will be characterized by strong populist conservatism of contemporary “Jacksonian Realism,” following 
the principle of “diplomacy serves domestic affairs” and “peace through strength”, and leveraging the 
Taiwan question as a strategic tool to contain China. The security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U.S. and 
Taiwan authority is bound to escalate, while featuring prominent transactional dynamics and issue-
linkage tactics. Additionally, Trump’s capricious personality, divergence of policy stances within the 
administration, interference and provocation by the Congress, as well as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DPP authorities’ relies on and the Taiwanese public suspicions toward the U.S.	 will also have multiple 
impacts on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U.S. Taiwan policy, making the prospects of U.S.-
Taiwan security relations during Trump’s second term more volatile and uncertain.
Key Words: “America First”;U.S. Taiwan Policy; U.S.-Taiwan Security Relations；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U.S.


